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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在民俗文學與文化中之應用 

陳章錫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之重要瑰寳，而民俗則是在社會當中早就習以為常的

生活方式，或者意識、觀念。書法在過去經常與民間文學、民俗文化相結合，

呈現在各種生活形式、習俗及節慶之中，其間所應用到的器物、道具，也總不

免會有書法的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融入其中，蘊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祝願，以及

與人為善之喜樂的情感。 

本文探討書法在民俗文學與文化中之應用，首先論說書法定位，藉以探討

書法在民俗文學上的應用，並以書信手札、詩歌、書法及紅樓夢內容為例證；

其次探討書法在民俗文化上的應用，則先以敦煌書法中之千字文為例證，接著

探討書法在台灣民間藝術中之應用，最後展望書法在今日可有之作為，及如何

承先啟後作結。 

書法教育原本具有實用、藝術、及表現人格的三個目標，如今，書法在官

方教育體系中並未得到該有的重視，反而，在民間相對比較受到尊重及推廣，

或在文化創意產業，或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或在禮俗節慶上，書法仍然呈現著

綿綿若存的生機活力。未來，或許還可在文藝展演、文創設計及藝術治療的領

域，提供更多嶄新的助益。 

關鍵字：書法、民俗文學、民俗文化、敦煌書法、文化創意產業、藝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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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in Folk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hang-Hsi Chen* 

Abstract 

The goals of the article is to inquire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in folk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past, Chinese calligraphy was used with in 

variety of conventions, ceremonies, and devices to show the best wishes and sincere 

affections for people. Such as the calligraphy in folk art crafts, calligraphy in 

Dunhuang Caves, and the traditional novels.  

Originally the three goals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are practicality, art, and 

showing the personality style. Nowadays, calligraphy is promoted more effectively 

in folk lives than in the formal educa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could be seen in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folk ceremonies, and in daily life.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still ways for Chinese calligraphy to spread it effects in art performances, designs, 

and art therapy.  

Keywords: Calligraphy, Folk Literature, Folk Culture, Dunhuang Calligraphy,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Art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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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書法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中最精粹的代表，在二千多年書法史上，歷經各

種書體的發展演進而成熟，及重要書家全幅生命投入的創造，並以各式文學型

式表現與社會生活文化作為載體。書法不但充盈了文學與文化的內涵，呈現豐

碩的藝術成果；同時書法造詣雖然是傳統文人生活之餘事，其實也是必備的技

能，無論是伏案述作，或者藉魚雁往返，講學論道，交友談心，針砭時事，書

法儼然成為傳統文士之知識涵養與人格修為的表徵。 

而在華人社會生活習俗之中，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亦皆隨處可

見書法的踪影，書法以多元的樣貌，靈活的變形在各種生活元素當中，平添許

多意味，值得玩索；更且點染生活，呈現個人審美情趣，增進整個社會生活的

丰采。 

然而，曾幾何時，書法處在講究科技優先的現代社會文化之中，早已成為

不急之務，在教育體系內也若存若亡。在現代多元社會及文化生活中，在功利

及文創市場的結合下，書法的存在價值及深刻底蘊，正在逐漸淡化中。不過，

書法倒是在民俗文學與文化生活中還保持著相當的活力，有如告朔的餼羊，在

人們內心深處仍存有一定的份量與些許的敬意，此後則仍端賴有志者發憤自

強，重新尋繹其文化價值，並重新構建其文化地位。 

民俗，是在社會當中早就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或者意識、觀念。民俗，

藉由多姿多采的形式，陪伴著先民走過漫長的歲月；而其中也因為書法藝術的

融入，使得宗教、禮儀、節慶等民俗文化更加值得我們駐足欣賞。因此，探討

人們如何運用文字的組構，透過文學與文化的載體，讓書法的藝術表現，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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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姿采，仍值得加以重視。 

本文論述主題「書法在民俗文學與文化中之應用」，所指稱的民俗文學，

並不嚴格限定於一般「民間文學」或「通俗文學」的界域，也可兼指「民俗中

的文學趣味」。 

而民俗文化，其實又稱為傳統文化，是指民間風俗生活文化的統稱。也泛

指一個國家、民族、地區中集居的民眾（相對於官方）所創造、共享、傳承的

風俗生活習慣。 

在各種社會生活文化的起源及發展過程上，民俗學者普徧認為有著大傳統

與小傳統之區別，據文化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認為：「在一

個文明中，思辨性的大傳統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傳統比重多。大傳統完成

其教化在學校或寺廟中，而小傳統的運作及其傳承在其無文字的鄉村生活中。」

1若套用於今日，因教育普及之故，城市與鄉村之間識字率的差異已泯除，則小

傳統用來指稱與官方相對的民間文化、習俗與信仰等，應頗為妥當。 

根據上述說法，筆者認為，其實就在小傳統中，今日的書法仍保有其一定

程度的價值及地位，書法仍然有機地融入在各種社會生活之中，也應用在禮儀

習俗文化之內。從中吾人可以感知書法仍有其綿綿不絶的動力，又因為書法教

育的目標包含實用、藝術及表現人格的三個方面2。若從小傳統的角度來看書法

在民間的發展，恪就社會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及宗教禮儀、節慶習俗而言，

可說在實用及藝術方面，二者都能兼顧到；甚至就教育層面而言，書法對於人

格的陶養也助益匪淺，書法在民間人士、社團的傳習發揚，仍遠超過官方教育

 
1 引自董國禮：〈民國初年風俗演變的社會學闡釋〉，《民俗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55。 
2 參見陳丁奇：《陳丁奇論書粹談》，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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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所作所為。當然，民間書法難免會有些缺點，或許是偏重技藝的傳承，

以致於文化涵養及文學造詣稍嫌不足，如抄錯對聯順次或有錯別字，或文不雅

馴等；但是對於書法藝術的推廣，具有功效。 

本文首先論說書法定位，藉以探討書法在民俗文學上的應用，並以書信手

札、詩歌、書法及紅樓夢內容為例證；其次探討書法在民俗文化上的應用，則

先以敦煌書法中之千字文為例證，接著探討書法在台灣民間藝術中之應用，最

後展望書法在今日可有之作為，及如何承先啟後作結。 

二、書法之定位及其在民俗文學上之應用 

民俗，很早就以多姿多采的形式，陪著先民走過漫長的歲月；而也因為書

法藝術的參與，使得民俗文化更加可觀。 

民俗文學，並不嚴格遵從一般「民間文學」或「通俗文學」的界域，也可

兼指「民俗中的文學趣味」。傳統生活中，無論是食衣住行育樂當中，文學的

趣味無處不在，也常與書法配合表現，例如春聯、居室中的對聯或處世格言等

書法佈置，婚喪喜慶的各式儀節、生活用具等，書法應用之情況所在多有。以

下先談今日書法之定位，次論書法在民俗文學中之應用。 

（一）書法之發展與研究的新契機 

儘管時代變遷，今天仍有許多人在生活中追求美的規律，同時未來也會有

越來越多人捉筆舞墨，寫意抒情。所以李澤厚認為：「書法是每個人都可以自

由游戲的藝術」，從老人到兒童，都有人率性揮毫。他論說： 

書法的美本是獨立的，並不依存於其作為漢字符號的文字內容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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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斷碑殘簡，片楮隻字，仍然可以具有極大的審美價值。不過，中國

人的審美趣味卻總是趨向綜合，……人們不唯觀其字，而且賞其文，而

後者交織甚至滲透在前者之中，使這『有意義的形式』一方面獲得了更

確定的理念意義，另一方面又不失其形體結構勢能動態的美。兩者相得

益彰，於是乎玩味流連，樂莫大焉。3  

李澤厚認為從美感的角度而言，書法可獨立作藝術欣賞，即使是殘碑斷簡、

片紙隻字，均足可提供人們玩味品賞。然而，書法之形體結構行氣布局之美，

固然可以獨立欣賞，但是其中所憑藉的文字內容、理念意義，也須善為理解。

其實，尤有進者，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常綜合書體與文字，於是詩文歌賦，乃

至於隱藏在文字背後的人格之美，也是鑑賞的對象。 

書法與人物的心靈，實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揚雄《法言．問神》曰：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4」張懷瓘亦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

已見其心。5」其中所強調的都在書法的特性，係人物本身性靈人格的呈顯。例

如《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中，曹雪芹藉賈寶玉之口所說：「我還有什麼可送的？

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算

是我的。6」可見書法的書寫者，必須自覺有我之存在，即主體性的確立。如今

民間仍有有許多愛寫書法的人，相信都是居於同樣的心理。 

 
3 李澤厚，〈略論書法〉，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審美意境論》，上海，上海書畫出

版社，2000 年，頁 157-60。 
4 楊雄，《法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 年。 
5 張彦遠輯錄，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唐張懷瓘文字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頁 108。 
6 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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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本經訓》記載：「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7」是對文字能

洞破天地萬物的奧秘，連鬼神都不能隱遁的讚揚。等到漢末魏晉時期，儒學獨

尊的局面打破，書法又被賦予獨特的藝術地位，除了實用意義之外，書法的藝

術功能也不可忽略。 

回顧秦始皇統一天下，在書同文的政策下，李斯創立小篆，端嚴謹飭，筆

劃彎折，筆線拉長如玉筯；因不能快速書寫，無法應付苛秦繁多的刑獄案件，

於是以程邈為代表所規整的秦隸產生了；改變彎折筆劃而為平直的表達，書寫

速度加快。到了漢代，隸書仍因筆劃較多，而又被簡省為章草。章草雖已減省

而筆劃仍獨立，字不相連。接著，在快速書寫下，筆斷意連，如行雲流水的行

書又應運而生。同時，隸書在減省波磔雁尾之後，楷書強調運筆之提按頓挫，

表現筆畫特徵之點橫豎鉤撇捺等，楷書的新風潮世代也到來了。例如黃惇說： 

書法在漢代的急速嬗變，使今文字系統的諸體──漢隸、章草、楷書、

行書逐漸替代了古文字系統。新的日用書體相繼問世和當時書寫工具材

料的改善，為書法藝術提供了發展的基礎。到東漢後期，朝野重視書法

的風氣，使文人書法家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在這種氛圍中，風格開始形

成，流派開始孳生，筆法得到研究和加工，並促使書法藝術審美從實用

書寫審美中分離出來，書法理論也肇端于此時，所以到東漢後期，書法

已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書法進入了自覺時代8。 

文中首先提到書寫工具材料的改善，應該是指東漢時蔡倫發明造紙，導致

書寫工具的改善。其次，各式書體在漢代次第登場，文人之書法家及技法、風

 
7 陳一平，《淮南子》校注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58。 
8 黃惇，《秦漢魏晉南北朝書法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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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分流發展，也形成書法的藝術地位走向獨立及自覺。不過，在以往的書法

史上，總缺乏充分的書跡資料作為佐證，因此書體發展的線索並不明確，直到

清末，敦煌書法問世以來，「敦煌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敦煌古遺址中出土

的漢代簡牘、敦煌書法古代人物研究和敦煌碑刻與題記」，「真實地再現近千

年的漢字書寫現象，彌補了中國書法中書寫遺迹的歷史空白。9」由上可見，原

本缺乏實物的見證，由敦煌書法彌補了空白，若要研究有關書法發展及其與民

俗生活的關係，並不可忽略敦煌書法所提供的豐富資料。 

（二）書法在民俗文學中的應用型式 

1. 書信手札與詩詞曲賦之傳統型式 

透過書法形式寫下書信手札，並不限於公卿將相之間的互動，也是民間文

人雅士，或者市井鄉民與親友間常見的交流方式。例如：王羲之《十七帖》，

表現親友間情意交流，大量的信札中，常觸及生活瑣事，內容相當的口語化及

生活化，自然流露出彼此之間的殷切關懷。 

《肚痛帖》是草聖張旭有名的草書手札（參見圖 1）10，談論一次肚痛的經

驗，在痛苦中寫字自嘲，讓生活瑣事隨著書法形式登上藝術殿堂。緣由是有一

天，他在揮毫過程中忽然感到肚子痛，時間緊急，匆忙拿一張字條，用狂草寫

下：「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熱所致，欲服大黃湯，冷熱俱有益，如何為

計？非臨床。」情感真實，用筆奔突。傳世的雖是碑刻拓片，仍然是神采飛揚，

鮮活生動。 

楊凝式在唐昭宗時中進士，歷仕五代各朝，官至太子少師，人稱「楊少師」。

 
9 馬國俊主編，《敦煌書法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頁 5-7。 
10 張旭，《古詩四帖、肚痛帖》（中國經典碑帖釋文本），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9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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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朝皇帝都給他官做，他卻苦於局勢險惡，怕被人陷害，故意裝瘋，時人稱他

為「楊風（瘋）子」。書法風格遒逸放縱，表現閑逸放縱的意趣，風神爽朗，

接近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神韻。《韮花帖》是楊凝式行書代表作之一（參見

圖 2）11，帖文：「畫寢乍興，輖飢正甚，忽蒙簡翰，猥贈盤飧，當一葉報秋之

初，乃韮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實謂珍羞，充腹之餘，銘肌載切，謹修狀陳

謝，伏維鑑察，謹狀，七月十一日。」字體清秀，布局疏朗，意趣蕭散。內容

是書寫午睡醒來，甚感飢餓時，剛好有人朋友致贈他新鮮的韮菜、羊肉，讓正

感飢餓的他，當下得到滿足。就拿筆寫下感謝之意，悠閑愉悅之情，傾注筆端。

以上二件作品都與飲食相關，是平居生活中鮮活親切的印證。 

杜牧是晚唐著名詩人，書法亦佳。七言絶句最被人稱道，23 歲時所寫的《阿

房宮賦》更是傳誦後世。但是也因為詩名太盛，反而書法的名聲被掩蓋，傳世

的書法作品很少，最有名的是《張好好詩》，當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逃亡時，

都沒有忘記擕帶這件作品。 

《張好好詩》墨迹（參見圖 3）12，詩歌也是杜牧本人所作，杜牧在大和二

年（828）進士及第後，被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徵召為江西團練巡官，經常參加沈

家的晚宴，欣賞歌舞表演，當時他很喜歡年紀十三歲的歌女張好好的能歌善舞，

可惜後來被主人納為小妾。六年後，杜牧在洛陽又遇到張好好時，她已淪落他

鄉，賣酒維生，讓杜牧非常感慨，寫下這首五言長詩。內容著重在描述當時美

好的生活圖景，及張好好的豔麗風姿，結尾處才點出她的悲慘結局，詩歌的筆

法非常高妙，抒發了杜牧對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女性的深切同情。 

 
11 詳見文師華，《書法的故事．唐宋五代》，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7 年，頁 179-82。圖見

於頁 180。 
12 文師華，《書法的故事．唐宋五代》，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7 年，頁 173-7。圖見於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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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肚痛帖 圖 2 韮花帖 圖 3 張好好詩 

2. 以《紅樓夢》為例觀察書法與民俗文學的關聯 

《紅樓夢》是中國偉大的長篇小說，從中可以看到書法與民俗文學或文化

的充分結合及應用。雖然書中所涉及的是貴族豪門的生活，不過，賈府、大觀

園、太虛幻境的匾額對聯，各廳堂室內懸掛的書法作品，及物件上作為裝飾的

書法元素，所在多有。室內書法作品除了顯示符合主人身分、職業、志趣、人

格的內涵，當然也寓含家庭成員對美好生活圖景的期盼。這在民間各式建築及

生活內容中，其實也常見到許多類似書法與民俗生活結合的應用。 

書中許多要角多有書法寫作的畫面，或者使用與書法相關的物件，而且字

體多元。例如，《紅樓夢》第四十一回，賈寳玉品茶隴翠庵，記述著：「妙玉

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分瓜（按：左右合併）瓟斝』

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

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

犀喬皿（按：上下組合）』。13」以上兩個杯子，總共使有真（楷）、隸、篆

三種字體。而在茶杯上鐫刻各式字體，也可藉以呈顯使用者的生活品味與人文

素養。 

 
13 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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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紅樓夢》第八回，記載寳、釵二人互相觀看對方的隨身寳物。

賈寳玉的通靈寳玉，正面是上邊橫書「通靈寳玉」，其下直書「莫失莫忘，仙

壽恒昌。」是一寬對，背面文字「一除邪祟，二療寃疾，三知禍福。」屬排比

之修辭技巧（以上均參見圖 4）。薛寳釵的避邪金鎖，則是兩面各有四個篆字

「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參見圖 5）14，這二者都是以篆書顯現其來歷的

神秘；尤其前者以篆書呈現，才能對應女媧補天的歷史悠遠。其實上例，並非

特殊少見，因為在民間習俗，並不乏父母長輩在彌月及周歲時，給小孩打造玉

片或金飾，作為賀贈之禮，以保平安的案例。 

   

圖 4  通靈寳玉 圖 5  避邪金鎖 

然則，官方富貴人家與市井民間亦並非截然對立，其間仍有許多重合交涉

的層面，因為生活中離不開寫字，《紅樓夢》中也經常可以「看到寫信、開藥

方、領字批票、題字書匾等或大或小的書寫場景。15」這實在是因為賈府龐大

的主僕集團，在生活中避免不了要與外界交涉，賈府身為地主，不但要剝削佃

農及獵戶，其實也須仰賴俗民世界供給他們的日常生活龐大的需求。 

 
14 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84-5。 
15 孟寳躍，《紅樓夢與書法文化》，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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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書法經常伴隨詩詞一起出現，小說中各要角之間也常藉由書法，而

以詩文表達心意的場面，「黛玉書帕」就是書中情節的高潮之一，在《紅樓夢》

三十四回，寳玉被責打之後，託晴雯給黛玉送去兩條半新不舊的手帕子，黛玉

領悟之後，神魂馳蕩，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餘意纒綿，就研墨蘸筆，在手帕上

寫上三首小詩。16而上例以書法傳達情意的媒介，以手帕替代信箋的功能，其

實也並非個案。 

綜合上述，從庭園、居室、器物、茶杯、對聯、牌匾來看，尤其是寫信、

開藥方、領字批票來看，書法更與常民生活無法分離，書法與民俗文學及文化

的關係，可謂非常密切。 

三、書法在民俗文化中之應用 

在生活當中，書法也是民俗文化形成的要件之一，兼具實用的識字啟蒙功

能，及藝術的觀賞審美功能。此外，書法所用文字也肩負傳承歷史文化的使命，

因此書法的教育層面，歷代也都得到重視及發展。以唐代敦煌為例，除了官學

之外，還有民間的社學、寺學、私學等四個層面，構建齊備完整的教育體系，

「其教學內容的涉及面也比較廣泛，從啟蒙教育到歷史地理、從吉凶禮儀到音

樂文學、從佛教典籍到醫學歷算、從陰陽占卜到堪輿之學。17」至於書法技藝

的教授，有指定臨摹範本的，也可由老師臨寫以作範例，再供學生依照範式書

寫。諸多蒙書資料，不同高下藝術層級的書法遺迹，也多見於敦煌書法的豐富

寳藏。 

 
16 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華正書局，1977 年，頁 357-8。 
17 沈樂平，《敦煌書法綜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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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法教育與民間書法 

有關民間識字的途徑，不能不提到《急就篇》與《千字文》的流傳，這二

書是漢代經六朝，以迄隋唐以後，童蒙及市井人士習字識字的重要範本，除了

普及民間對文字的認識之外，由於其中內容涉及天文、地理、歷史掌故、典章

制度、建築、動植物，名人事蹟、生活起居等各項事物，因此，也兼有文化傳

習的功效。而藉由這二書的媒介，書法的應用，對於民俗文化的記述或傳揚，

以及作為人與人之間情意交流的工具，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急就篇》為漢代史游所編著的字書，主要被運用於漢代到六朝期間的識

字教育，「按姓名、衣服、飲食、器用等分類，涉及日常事物，且語言通俗易

懂，故成為廣大民間普遍樂意接受的識字教材，……也是學習書法的範本。18」

等到陳、隋時期智永《千字文》一出，《急就篇》的地位才逐漸式微而被取代。

《急就篇》文字屬於章草，是對嚴謹的隸書之解放，筆劃簡省，書寫便捷，為

許多民間書家作為教導童蒙入門寫字之用。 

據專家研究，敦煌遺書中比《開蒙要訓》抄本更多的是《千字文》19（參

見圖 6、圖 720），《千字文》是在六朝時，梁武帝搜集內府中王羲之字迹一千

字，命周興嗣編成韻語，周興嗣在強大壓力下，勉力於一夜編成，鬚髮盡白；

又因文字優美，含義深刻，作為識字及學習書法的教材，很快就取代《急就篇》

 
18 王元軍，《六朝書法與文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年，頁 169。 
19 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50。 
20 馬昕，《敦煌古代書法藝術》，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4。「敦煌遺書中的《千

字文》抄本不完全統計有 40 餘種，其中書法上最有價值的除了唐代蔣善進臨本《真草千字

文》之外，要屬《篆書千字文》殘紙。」如圖 6 見於頁 12、13。另於頁 150，馬昕說：「歐

陽詢書法偏長和內歛的結體，與少數民族剽悍豪放的性格不同。因此，同樣是側鋒和內擫，

在敦煌遺書的許多書法卻變得比較寬博和開展。」書例如圖 7，見於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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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千字文》書法教育的推廣是智永的功勞，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孫，

深居永欣寺的閣樓三十年，專心研習王羲之書法，用楷書和草書兩種字體對照，

親手書寫了《千字文》八百多本，分別送給浙東地區的各寺廟，作為推廣書法

及文化教育之用。 

  

圖 6  敦煌書法《千字文》唐人蔣善進的寫本及 

《篆書千字文》殘片 

圖 7  敦煌書法《千字文》 

以上二書的發展，也關涉到書法字體的發展演進史，民間書法對於書法字

體由隸書到章草書、行書、今草，乃至楷書的轉換與成熟，其實也有相互促進

的作用。今日我們普遍認識的是少數幾位高峰人物及其書法成就，如索靖所寫

的章草《急就篇》、陸機《平復帖》、王羲之《蘭亭集序》、王獻之《洛神賦》

以及各種書信手札等，其實上層社會主流書法之外，民間書法另有其生機活力，

尤其在近代西北漢晉簡牘的被發現，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依據，雖然是為了實

用而產生的書法，也有相當一部分具有粗糙與原始的特徵，少數則飽含著智慧、

奇巧與變幻，卻為爾後的書法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滋養，呈現文化的多樣性。

如馬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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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代，除了法度森嚴、用於歌功頌德或宣揚教義目的的大型碑石外，

更有自由活潑、形式多樣、書風紛呈、記載生活瑣事的玲瓏簡牘，這些

由民間寫手或下層知識分子經意或隨意寫就的簡牘，比之那些經丹書、

鎸刻等多道工序作就的碑石，更顯漢代書法之筆墨神韻；同時所謂規範

漢隸的誕生時間也遠遠早于東漢桓、靈時代，……在整個漢隸，民間寫

手、刻手、工匠們留給我們的還有數目巨大、風格多樣的帛書、刻石、

陶文、磚文和銅器銘文，這些東西的存在，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扇透亮的

大門，從而使那個在世作品數量雖大但樣式相對單一的漢代書法展現出

了無限豐富的多樣性。21 

傳統代表漢代書法成就的是《曹全碑》、《禮器碑》、《乙瑛碑》，《史

晨碑》等經典之作，實屬東漢末年的成熟隸書表現，其實是已經過民間書法在

整個漢代四百年的長期醖釀而成；何況經由碑刻工序，原有筆意已然喪失，又

經長期風化磨損，字體多已漫漶失真，反而不如簡牘、帛書的筆意真切，較能

呈現筆情墨趣；也能藉此探討從古隸到成熟漢隸的演變過程。馬嘯又說： 

產生於西北荒漠中以「居延簡」、「敦煌簡」為主體的西北魏晉簡牘（解

放後西北還有「武威簡」、「甘谷簡」出土）以及與這些簡牘一同出土

的魏晉帛書、紙書，則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那個時代主流書風最為有

效、最為便捷的大門，因為在這些先人墨迹中，既有作為民間書法的天

真與隨意，更有文人書法的雅致與規範。22 

魏晉時代的上層文人之主流書法，有其雅致與規矩的風貌，然僅有少數法

 
21 詳參馬嘯，《民間書法》，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頁 15-9。 
22 馬嘯，《民間書法》，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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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流傳後世，即使書聖王羲之也沒有留下一件真蹟。如今，我們反而一方面能

藉由西北魏晉簡牘、帛書、紙書，從中找到理解魏晉當時主流書風的門路，另

一方面也能看到民間書法的天真與拙趣。 

（二）從敦煌文獻看書法與民俗文化 

沃興華即認為敦煌遺書用於書法史研究，能將前人割裂裁損的歷史重新拼

接起來，同時，它至少引申出兩個重大意義的啟示。首先是： 

敦煌的善書者們與歷代名家相比，地位低微，名氣卑微，毫無疑問，屬

於在野的、民間的。然而，敦煌書法在七百年中，像有生命的機體一樣，

始終在發展變化，並且不斷被歷代名家所吸收利用，作為否定舊的經典

形式的有力武器，作為創造新形式的基因雛型。可見民間書法是促進中

國書法藝術發展的根本動力。23 

文中認為七百年的敦煌書法，是在野的民間書法，屬於有機的發展變化過

程，成為歷代名家書法借鑒以求新求變的的豐富滋養，也是書法藝術發展的根

本動力。其次，沃興華又說； 

其次，以往的書法研究，往往將完整的歷史割裂成幾個大塊，在每個大

塊中又斬頭去尾，僅僅留下其頂峰時期那一小段的代表作品，結果，一

方面使讀者不能全面了解書法藝術發展的完整過程，建立不起史的概

念。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屈指可數的優秀書家孤峰崛起，好像珠穆朗瑪

峰從地平線上一下拔起八千多公尺之高，使人高山仰止，一味頂禮膜拜，

不敢登攀超越。其實，劃時代的名家都產生於深厚廣博的民間書法之上，

 
23 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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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歷史貢獻不過是整理完善而已。 

敦煌書法，因能提供許多寫本，讓後代人能夠看到漢魏以來的書法真蹟，

了解書法筆法的真實樣貌，的確可以提供書法史家「全面了解書法藝術發展的

完整過程」，彌補書法史上的空白，貢獻極大。 

但沃興華在上述結論上卻又顯得過於武斷，因為，其一，劃時代的書法名

家並非都產生於深厚廣博的民間書法之上，頂多是受到其民間書法中較新奇的

筆法啟發，找到書藝突破的契機。 

其二，大書法家的貢獻應該也不只是整理完善而已；否則何能成為大書家，

不但須有人格涵養，還須具備相當的文學造詣，至少也須自己能詩文創作，才

能運用書法作為情意抒發的載體。 

其三，民間書法與官方的經典書法並非截然對立，民間的書法有優有劣，

傭書者，可能包括失意文人，或者下層官吏，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為人作代筆

寫信或抄經的工作，抄經者的文化水平及書法巧拙，其實應有多層次的差異。

沈樂平的說法較為持平，他說： 

在民間書法中因為書寫的「自由度」而導致不自覺的、意外的「創新」

卻比比皆是，這也正是因為他們更少受到「標準」和「規則」制約的緣

故；反之亦然，歷代也有不少大家的書法受到民間書法的影響和啟發，

所以這裏其實是一種雙向的作用。一部古代書法史，其本身也正是由上

流與民間的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相互推動的結果。 

敦煌的書法作為「民間書法」這個總體概念而言，始于十六國，擴于北

朝，盛于隋唐，終于宋初，是一體量巨大的模塊、一個豐富完整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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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間若前述的那些優秀的寫經、文書，《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太

子慕魄經》、《沙州儭司福集等狀》等，已不僅僅是填漏補闕的作用，

把它們放在書法史中同樣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橫向比較同一時代的

書法作品，可與頡頏，洵不遜色。24 

書法史的發展是上流社會與民間人士共同作用、相互推動的結果，敦煌書

法的時空背景上自漢魏、下迄宋初，與中國書法各書體演進發展的歷程，是相

互對應的。尤其是保留許多優秀的書跡作品，更是彌足珍貴。 

其實「民間書法」一經提出，就引起諸多的爭論，而且至今還沒有平息，

本節文字論述的用意，著重在書法與日常生活，亦即民俗文化的關係極為密切，

有關敦煌書法的價值，除了補足書法史的空缺，其藝術成就也足與「經典書法」

分庭抗禮，書法的應用，也幾乎涵蓋民俗生活中所有的領域，二者之關連與互

動，值得加以注意。 

（三）從民間藝術看書法應用於民俗文化 

前言已提到民俗文化的內涵，又稱為傳統文化，指民間風俗生活文化的統

稱。書法與生活中許多方面都有關連，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宗教、禮俗、

民間藝術等，都有許多案例。以下即以席德進的台灣民間藝術研究，作為研究

參考之憑藉。 

席德進是台灣著名美術家，其專著《台灣民間藝術》幸好及早留下許多珍

貴民俗文物史料，其中在應用到書法的方面，提到有關祝壽、結婚、古屋神桌、

討吉利喜氣、祠堂教化含義、寺廟牆壁，均附帶文字。例如他說： 

 
24 沈樂平，《敦煌書法綜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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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有種木刻的糕印，是用來作糕餅時印上花紋的模印。種類還不少，

所用的目標也不一樣。其中以「紅龜糕」的版印最為普遍，正面刻二楕

圓形的烏龜売花紋，中刻一壽字，或「財子壽」，周圍飾以簡單的花草

圖樣。25 

年紀稍長的台籍人士應該會有所記憶，早期還在農業社會時，家家戶戶每

逢年節時常自己作粿，都會收藏這樣的木刻模印，以備製作「紅龜粿」時使用。

席德進又說：「結婚時用的糕印，刻有福、祿、壽三星」（參見圖 8、9），其

中還刻有「結婚式」三字及店標「金美香」等楷書字樣。席德進又說： 

當一般平民也採用文字作為日常生活的應用及點綴時，往往隨心所欲地

把文字加以造形、美化，融合於民間藝術之中，顯出鄉下人的趣味與性

格，與士大夫文人的書法大不相同。 

中國人喜歡在任何場合上討個吉利，表現吉利、喜氣的方式，除了用朱

紅色之外，就是用文字，譬如福、祿、壽、喜，幾乎形成中國人生活中

最高的祈望。 

台北四維路林宅古屋的神桌上，彫刻有福、祿、壽、喜四字，採用古代

銅器上的螭紋、雲紋，把這四字變成一種花飾，別具匠心。 

有些字含有教化作用，如家族的宗祠裏，壁上書有龐大的「忠孝節義」

四字。臺南學甲慈濟宮的牆壁上，有「龍飛」、「鳳舞」的狂草大字以

裝飾牆壁，氣勢非凡。26 

 
25 席德進，《台灣民間藝術》，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76-77。 
26 席德進，《台灣民間藝術》，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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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四段文字，其一是說明民俗文化中的書法文字，應用於宅第居室

的裝飾或器物上時，常會透過造形、美化，表現平民的趣味與性格，這種民間

藝術的特色，不同於士大夫文人之較局限於書法傳統形式。 

其二是除了採用朱紅色表現吉利及喜氣外，「福、祿、壽、喜」可說是較

常採用的文字內容，蘊含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最高期望。（參見圖 10） 

其三則是神桌上的文字與花飾的結合，參酌古代青銅器的螭紋、雲紋，以

類似鳥蟲書的形態，融合意象，呈現木雕師傅的匠心。 

其四則舉二例，宗祠的壁書，寫上忠孝節義的文字，肩負忠愛家國、重視

德養的教化功能；而佛寺牆壁上以草書「龍飛鳳舞」四字，表現狂草的氣勢磅

礡，單純給人藝術美感的啟廸。（參見圖 11） 

書法與台灣民間藝術的關聯，來自席德進的洞見，在上述書中，蒐集了很

多器物的圖例。其實除了上書所闡述，書法與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關係非常密

切，例如飲食、服飾、民居、車站碼頭之標示，育（出版文化書籍題箋）、樂

（戲曲、休閒娛樂如飲茶文化、茶室的佈置）等27，在生活中都有許多鮮活的

例證。 

 
27 詳參李蕭錕，《書法與生活》，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書法在民俗文學與文化中之應用 

177 

   

圖 8 木刻模印 

「財子壽」 

圖 9 「紅龜糕」的木版模印 圖 10 神桌上之 

「福、祿、壽、喜」 

 

圖 11 佛寺牆壁上草書「龍飛鳳舞」（從右至左） 

四、書法在今日社會文化中的處境及應用實況 

（一）書法應用於民俗文化在今昔對比下之沿襲與轉化 

書法與宗教的關係也非常密切，除了廟宇宮殿的牌匾對聯等應用書法之

外，書法也應用於抄經、寫經以祈福，或者用於道教寫符呪以求平安，也有結

合民俗，帶動地方觀光的平溪放天燈文化，這在現今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屬

於佛教、道教思想傳播的民俗文化形式。 

當代書法理論名家熊秉明，很早就從學理上肯定儒道佛三教與書法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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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有關道家、道教的有「天然派的書法理論」，另有「佛教與書法」，專

章探討唐代佛經抄本和造像題記，以及書僧智永、懷仁、懷素的書法貢獻28。

其實，當代的臺灣佛教現況，書法受到重視的情形，形式雖不盡相同，與此相

比，盛況也不遑多讓。 

臺灣近四百年來，書法傳承伊始即與中國的明清書法一脈相紹，清代來臺

官員常在任內作書法的展示，像題字、書碑是常有之事。即使是武官的文化素

養也不錯，偶爾也會用書法留下開荒的印記，例如位於新北市貢寮之草嶺古道

上的「虎字碑」及「雄鎮蠻煙」（參見圖 12、13），更是眾所週知的例子。 

  

 

圖 12 雄鎮蠻煙碑─ 

劉明燈書 

圖 13 虎字碑 圖 14 和敬清寂─ 

和室房中的書法 

又如，書法與武術也有關聯，電影《葉問二》在劇情末尾由葉問所書寫的

篆書對聯：「處世樹為模，本固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模，內方還要外邊圓。」

不只是書法造詣的表現，同時也是葉問對於武學宗旨與人生哲學相結合之體

認；而就對聯而言，當然也是書法與民俗文學結合的優秀案例。 

當今，書法與地方古蹟、文史發展也頗有關連，例如廟宇對聯的製作與書

寫，春聯的現場揮毫及贈送民眾，已是全省普徧在發生的現象。 

現代生活中，書齋及和室房中的書法頗為常見（參見圖 14），有時餐廳侍

 
28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3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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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衣服（參見圖 15）或者餐具等也會融入書法。更有書法家，利用傳統詩歌

形式表達情懷心聲，又同時以書法呈現的案例，例如丁錦泉製作有關台灣文化

的特色月曆，連續三年分別以地景、台灣茶、美食（參見圖 16）為例，各創作

十二首七絶詩、書法合璧的呈現方式。另外，也有台灣書法家與大陸景德鎮或

宜興的陶瓷廠合作，以書法或篆刻的形式（參見圖 17、圖 1829），燒製在杯盤

或瓶罐之上，以供茶席或生活使用。 

承上所述，可見書法應用於當今民俗文學與文化的例證頗多，如何借鑑日、

韓二國，結合旅遊及文創，置入書法元素，以發揚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洵為

值得深思的課題。而這也須思考書法教育如何落實於體制之內，再內化為精神

滋養，成為每個國民基本的文化素養，才是可長可久之道。 

    
圖 15 東京某

餐廳侍者── 

筆者攝 

圖 16 丁錦泉先

生── 

美食詩書月曆 

圖 17 曾昭旭先生

書－景德鎮瓷器 

──筆者攝 

圖 18 黃書墩先生

篆刻── 

宜興紫砂陶瓶 

（二）書法發展的新路向 

1. 書法應用於文化創意產業或文化藝術展演 

 
29 黃書墩，《刀下留情：黃書墩作品集》，新北，友鹿軒篆刻工作室，2012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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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與生活用品的文創應用，故宮博物院的文創商品，是個例證，與食衣

住行等生活文化結合，諸如絲巾、雨傘、衣服、錢包、筆筒、雨具、餐墊等用

品，可謂善用古人著名書法名跡，印製其上來販售，以達成商業效益。黃光男

曾說：「文化創意的思維，在於文化象徵物的保存，也在美感經驗的承繼。30」

而藉此感嘆不分大江南北，都市的建築總是千篇一律。因此，與其只是知曉過

去的藝術名作，卻不能知其所以然地落實藝術涵養，建立審美的眼界與善感的

心靈，相信仍是有所不足的。同樣的道理，書法教育在體制內的涵養與落實，

其實是非常必要的。 

觀賞過雲門舞集的人都知道，無論是布幕背景的題字，或者以書法筆意融

入舞蹈動作之中，都讓人感受到書法的藝術之美。其御用寫手董陽孜也因而變

得更加出名，接受更多公共建築的邀約，例如臺北車站及高雄捷運站內的題字，

同時也帶動其個人商業文創產品的開發，商機無窮。 

也有人將書法運用於服裝設計，例如古又文的服裝設計得到國際大奬，其

實得力於書法線條啟發的靈感，應用於編識與服飾，他說：「以黑色羊毛條為

材料，手工編織了一條以書法撇捺為靈感的圍巾，混合不同的元素，在英國創

造出屬於東方的蒼茫意境。31」使得書法之表現不拘於傳統的形式，而是從中

得到啟發，自由的發揮創意。在生活週遭，書法元素也常應用於趣味性表達。 

京劇舞台上，劇中安排之寫字橋段，書法融進故事主人翁的生活及相關情

節，其實在以往已有此類表現形式，而現今也還是有人採用類似形式，而加入

 
30 黃光男，《詠物成金──文化創意產業析論》，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頁 135。 
31 詳見古又文，《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古又文的創作與人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

年，頁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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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表演元素。 

2. 書法與藝術治療 

書法還具備身心靈療癒功能，與日常生活，民俗文化關係密切。有研究指

出寫書法對於今日工商社會，可促使人們在工作繁忙緊張之後，情緒壓力為之

紓解，主因是寫書法對於左腦的理性思維以及右腦圖像記憶，可以令其二者產

生交互作用，達到身心放鬆，全腦啟動的效果。據研究指出：「我們會用左半

腦的敘述功能，加上右半腦的自傳式記憶儲存庫，交織出人生故事，而理解自

己的人生。32」但是一件令人難以承受的事，或者重大創傷，常會導致記憶整

合受損。 

尤其是寫書法還可以治療 PTSD33！因為大腦對於創傷的處理機制，是當創

傷事件發生時，創傷記憶會以一種圖像式的記憶被存在右腦，一方面右腦是感

性腦，處理事件性的、圖像性的、情緒性的記憶；另一方面左腦是理性腦，是

抽象性的、理性的、邏輯性的。34創傷事件發生以後，雖然壓力源頭已經解除，

例如地震不會再來，但是某些災民的壓力卻還是會不斷地出現，這是因為被卡

在右腦的創傷記憶沒有得到疏通，沒有被理性地進行分析，然後重新地去詮釋、

 
32 詳見丹尼爾．席格，《第七感──自我蛻變的新科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 年，

頁 116-7。文中提到記憶整合受損的化解方法：「許多人因為記憶整合受損，而無法對自己的

人生做出連貫的敘述。有時候一件讓人難以承受的事，一件重大創傷，就會導致人停留在這

種未整合的狀態，而傾向太過僵化的逃避狀態，或太侵入性的混亂狀態。而將第七感的鏡頭

集中在記憶的各個層次，可能是化解創傷和整合大腦記憶功能的關鍵。」 
33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又稱創傷後遺症）是指人在

經歷過情感、戰爭、交通事故等創傷事件後產生的精神疾病。出自維基百科。有關此疾病的

緣起可詳參貝爾．范德寇作，劉思潔譯，《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新北，大家出版，2017

年，頁 28。 
34 以上有關書法治療的說明，部分參考：「以中國書法治療心靈創傷\趙安安」2016-05-13 22:48 

https://blog.xuite.net/tingterence/li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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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也因為左右腦的不能互通，資訊無法連接，造成這個創傷記憶不斷的重

複，在我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也有學者從書法運作行為對心律、呼吸、心臟等生理反應的影響展開研究

35，寫書法時要調氣養神，人的生理才會開始進入一種平和的狀態，不自覺地

心跳趨緩，呼吸減慢，血壓降低。藉由生理影響心理，緩和緊張焦慮的狀態，

身心放鬆平靜。 

特別在寫漢字書法的時候，最好是挑選古老的字體，像甲骨文、篆書、隸

書等，象形特徵較高者為適合，因既具有圖像的特質，也具有文字的意義。中

國的象形文字帶有圖畫的感知，可使得左右腦在書寫中進行溝通，幫助右腦的

資訊放到左腦去重新理解和認知，卡在右腦的創傷記憶就可以傳送到左腦處理

紓解。在放鬆的狀態下左右腦進行溝通，「身心放鬆，全腦啟動」這兩點就説

明了書法治療的意義和作用。36 

書法，不僅能治療 PTSD，更是一個日常生活自我保健的良方，值得加以

應用與推廣。例如透過老人（銀髮族）產業與社區大學、老人大學等，書法能

提供具有陶養性靈、安定身心之藝術治療功能。 

五、結語 

書法在民俗文學與文化中之應用，頗為廣泛，因為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最

精粹的代表，而民俗是在社會中的生活方式，或者意識、觀念。書法在過去經

常與許多民間文學、民俗文化相結合，呈現在各種生活形式、習俗及節慶之中，

 
35 詳見陳政見，《書法治療──理論實證與方案》，臺北，師大師苑，2003 年，頁 34-40。 
36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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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也活用在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蘊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祝願，以及與人為善

之喜樂的情感。 

從傳統生活文化中的書信手札、詩詞、小說，尤其是紅樓夢，乃至豐富的

敦煌書法資料，或者千字文的傳習、台灣早期的民間藝術等，都提供許多與書

法相關的資料及親切的印證。書法教育原本具有實用、藝術、及表現人格的三

個目標，其實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應該予以充分關注及推進發展。  

今日，書法在官方教育體系中並未得到該有的重視，反而，書法在民間相

對比較受到尊重及推廣，仍然蓄積著豐沛的力量。或在文化創意產業，或在人

民日常生活中，或在禮俗節慶上，仍呈現著綿綿若存的生機活力。書法的未來，

或許仍可以在文藝展演、樂齡教育及藝術治療的領域，提供更多嶄新的助益；

對應現今社會文化新的變遷，達到承先啟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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